
无论在吐蕃占领时期 , 还是归义军时期 , 敦煌僧人都备

受推崇与重视。吐蕃统治时期的僧人摩诃衍 , 归义军时代的

数个都僧统 , 都曾参与到佛教以外的政治、外交、军事、州郡

管理等事务中。尤其是归义军政权初创时期 , 僧人集团更是

归义军政权的主要支柱之一 , 僧统、僧正之流 , 都具体参与到

政权之中 , 甚至担负起出使中原、联络情感的使命。一般地 ,

敦煌文人都自幼到佛寺所设的义学中接受文化教育。项楚认

为 , 在吐蕃占领时期和以后的归义军时期 , 佛教具有了类似

“国教”的地位[1]84。唯其如此 ,佛教及敦煌诗僧对敦煌文学发

展的意义 ,自然不可忽视。

吐蕃进占敦煌以前 , 敦煌文学基本上是中原文学的追随

者 , 地域特色尚不明显 [2]。从敦煌文献所保存的诗歌情况来

看 , 文人诗歌基本以初盛唐诗歌为主 , 而这些作品大部分为

流传到敦煌的中原文人之作品[1]62- 63。陷蕃以后 ,与中原的交往

被阻隔 ,敦煌文学被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其中 ,诗僧在

敦煌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也因而将敦煌文

学打上深深的佛教烙印。

敦煌文献中的诗僧可以划分为三类 : 敦煌本地诗僧、外

来诗僧①和外地诗僧②。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是前两类。

一、陷蕃时期③———沦陷区文学

安史之乱之后 , 由于吐蕃军队沿河西走廊由东向西步步

进逼 ,“使河西一带的唐朝文臣武将、高僧学徒步步西退 , 最

后被围在敦煌城中”[3]267,最后于贞元三年( 787) 陷落④。一部

分陷蕃的文人 ,遁入佛门为僧。如平凉会盟时 ,被劫持的唐朝

政府的使臣和大员 , 如崔汉衡、吕温等 , 被押至雪域之后 , 或

老死于此 , 或遁入佛门为僧 [4]。另有不少僧人是汉人的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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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外地( 主要为中原地区) 游驻敦煌并生活了相当时间的诗僧。对于那些仅仅是路过( 如西行求法诗僧) 而在当地并没有什么活动的诗僧 ,则

不在其内。

②指仅有作品流传于敦煌 ,而本人并未曾涉足敦煌的诗僧。中原诗僧流传到敦煌的诗歌作品 , 对于我们认识敦煌当时的佛教思想及其渊源等 ,

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不少研究者将之等同于敦煌本地的文学作品 ,则未免欠妥。

③吐蕃占领沙州时间为 781 年 , 但吐蕃蚕食河西的时间则于安史之乱后唐廷无力西顾之时 ,“从唐代宗宝应元年( 762) 前后起 , 吐蕃不断侵扰

陇右诸州。”( 颜廷亮《敦煌文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 2000 年版 , 页 430) 荣新江认为吐蕃占领沙州的时间为 786 年 , 但荣书此一时间

当以陷敦煌城时间为准 ,而此前 ,吐蕃曾围城十年而未强攻 ,可见当时沙州的大部分地区应已落入吐蕃手中。(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

宋时期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96 年版 ,页 267)

④河西诸州陷蕃时间分别为:凉州先后于天宝十年( 753) 、广德二年( 764) 两次陷蕃;甘州、肃州为大历元年( 766) ;瓜州于大历十一年( 776) ;

沙州寿昌县为建中二年( 782) ;沙州敦煌县为贞元二年( 787) 。据苏莹辉《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陷蕃最晚的原因》, 文载苏莹辉《敦煌论集

续编》,台北:学生书局 , 1973 年版 ,页 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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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被称作吴僧统、吴和尚的释洪辩 , 其父吴绪芝就是唐朝镇

守边陲的军使 ,在敦煌陷落后 , 退隐当地[5]22- 23。这些陷蕃诗僧

对故土有着深深的怀念之情。如泰法师 《题金光 [明] 寺钟

楼》:“独立悲乡思 , 登临望远天。树浓春色媚 , 山净野花鲜。

檐下三光满 ,窗中万象悬。鸿钟吟掌内 ,楼观耸祗园。溪水流

囗囗,孤峰戴夕烟。罕陪高此囗,囗囗囗囗囗。”[6]447从诗中所写

景色来看 ,泰法师当为中原人 ,因故滞留敦煌。诗中时写眼前

景 , 时写记忆中的故乡之景 , 抒发了对故乡的浓浓思恋之情。

佚名僧《春日羁情》曰:“乡山临海岸,别业近天倪。地接龙堆

北,川连雁塞西。童年方剃削,弱冠导群迷。儒释双披玩,声名

独见跻。须缘随恳请,今乃恨睽携。寂寂空愁坐,迟迟落日低。

触槐常有志,折槛为无蹊。薄暮荒城外,依稀闻远鸡。”[6]716- 717作

者是一个世居安西、后定居敦煌的汉人[7]。前四句以写故乡遥

远的地理位置 ,来抒发对故乡的怀念。五至八句是自叙生平 ,

由“儒释双披玩 , 声名独见跻”可见 , 他是一位儒释兼通的名

僧 ,故能担任敦煌小朝廷的使者。九至十二句则写拘留生活中

“羁情”。最后四句,用“触槐”( 用《国语·晋书五》春秋时晋

国力士鉏麑未从晋灵公刺杀赵盾之命而触槐身亡的典故 ) 、

“折槛”( 用《汉书·朱云传》中朱云谏杀奸臣张禹而汉成帝怒

诛云, 云攀殿折槛的典故) , 说明自己时刻准备着为国献身。

《冬出敦煌郡人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至墨离海奉怀敦煌

知己》、《夏日非所书情》诸诗 [6]705、710, 描写出使戎地途中的见

闻 , 不难看出作者出使戎廷、被拘异域的悲苦心情 , 以及面对

边塞地区的特异自然风貌而表现出来的缕缕愁思和无计还

家的郁郁情结。

另一部分诗 , 则比较真实地描述了由于唐朝边防削弱 ,

吐蕃等少数民族侵扰而带来的严重破坏现象。如佚名诗僧

《晚秋至临蕃被禁之作》:“一至荒城恨转深 , 数朝长叹意难

任。昔日三军雄镇地 ,今时百草遍城阴。隤庸穷巷无人迹 ,独

树孤坟有鸟吟。邂逅流移千里外 ,谁念栖( 恓) 惶一片心。”又

《晚秋羁情》:“近来戎俗盈衢路 ,尚见蒿莱遍街陌。屋宇摧残

无个存 ,犹是唐家旧踪迹。”[6]711- 712

当时 ,不少文人不愿为异族所用 ,因而削发为僧。诗僧日

进为吐占时期敦煌龙兴寺大德僧人 , 其《缺题》一诗曰 :“玉

颜思不见 ,闷坐叹文章。悉恨乡思照 ,更逢孤夜长。边庭衣囗

冷 ,忆囗囗中香。客语何以处 ,交儿囗囗囗。”[6]872从这首诗中 ,

我们不难看出 , 作者原为流寓边庭的中原文人 , 后遁入空门。

其《登灵岩寺》曰 :“灵岳多奇势 , 兹山负圣图。谷中清溜响 ,

峰际白云孤。石壁连霄汉 ,长松落涧枯。澄心香阁下 ,烦虑寂

然无。”[6]310诗中所述之“烦恼”, 除了羁留边庭的思乡之苦 ,

更添了沦入异族统治的家国之痛。诗僧善来 ,吐占时期僧人 ,

俗姓索氏 , 出家于敦煌开元寺 , 为释门法师 , 其《故李教授和

尚赞附诗》曰:“夙植怀真智 ,髫年厌世华。不求朱紫贵 ,高谢

帝王家。削发清尘境 , 披缁蹑海涯。苍生已度尽 , 寂嘿入莲

花。”[6]835家园沦丧 ,使他们心灰意冷 ,因而削发为僧。

这两部分诗僧 , 具有较高文化素养 , 他们进入寺院 , 以僧

人身份在寺学中教授传统的经史和中原腹地流行的文学作

品 , 保存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 , 使敦煌地区不因吐蕃

实行民族同化政策而成为吐蕃化地区。宁可指出 , 吐蕃占领

敦煌以后 , 不少读书人遁入空门当了和尚 , 把他们的世俗学

问带进了寺院 , 寺学成了兼授佛学和经史文章的新型寺院学

校。寺学的教师大部分是僧人 ,他们在教学生们认字读书时 ,

经常选择一些有关民族英雄的事迹或文章以及中原文化代

表作作为教材 ,从而使中原文化得以延续[8]。德宗贞元十七年

( 801) 释金霞坐化后 , 其弟子令狐像照等人痛哭不已 , 以致

泪尽心血 , 哭音不哀 , 他们还分行守墓 , 尽孝子之道 , 令璆琳①

不胜感动和钦佩 , 于是赋《吊守墓弟子承恩诸孝子》一诗 , 劝

慰诸人:“擗踴下头巾,荒迷不顾身。茹荼何足苦,衔蓼未为辛。

两目惟流涕,双眉领伉嚬。唯余林里鸟,朝夕助啼人。”[6]817描绘

了孝子整日以泪洗目、哀守墓场的形象。

唐前期 , 中原崇文风尚也影响到了敦煌。敦煌文献中就

存有两组敦煌诗僧间的唱和之作。

同题诗一 :

流沙即夕有双贤 ,牧伯吾师应半千。法师契理

青莲喻 , 多君瞻仰白牛前。韶光来照传灯座 , 春风

往往送香烟。寮吏咸欢因骥尾 , 谁知今日遇弥天。

( 金髻)

良牧思弘化 , 吾师重契经。欲开三草喻 , 先列

四花名。瑞色浮春日 ,和风引梵声。坐承方便理 ,咸

得悟无生。( 利济)

囗囗囗囗囗 , 囗高倚马前。囗囗囗囗囗 , 囗囗

囗祗园。妙理光含秀 ,囗囗囗囗囗。囗中居上首 ,叶

里坐青莲。( 志贞)

良牧申三请 ,灵山涌法泉。眷( 春) 光寒尚在 ,

溪柳怆含烟。诸子三车引 ,庭前驷马喧。故来闻奥

义 ,从此悟心猿。( 法舟) [6]189- 191

此同题诗当为某次佛事法会所作。四诗均是赞主持这次法事

的“牧伯”:利济诗从自己的感受出发 , 法舟从听众之多的角

度来写 ,而金髻则叙议结合 ,同题而写法绝不雷同。可见诸位

诗僧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

同题诗二 :

义井生菡草 , 嘉囗满一州。白花呈瑞色 , 渌水

傍根流。露滴!茸润 ,霜飞叶带秋。暂来观洞里 ,恋
此遂忘忧。( 作者不详)

寒泉深数丈 , 忍草生半空。不近往来所 , 常居

汲引中。青青纯一色 ,霭霭茂三冬。勿改天然绿 ,无

窥桃李红。有时润甘露 ,晓夕闻香风。秪慕莲花德 ,

非求兰蕙藂。詑根临定( 宕) 水 ,布叶垂龙宫。岂惮

岩霜拂 ,依依向井桐。( 作者不详)

玉井休微忍草生 ,金园祥瑞觉花荣。诘旦浮云

①璆琳 ,吐蕃占领前 ,任沙州法曹参军 ,吐蕃占领后 ,在敦煌报恩寺出家为僧 ,法名璆琳 ,人们尊称璆法师。他是吐蕃占领初期的敦煌学问僧之一。

此诗创作背景参屈直敏《敦煌高僧》,北京:民族出版社 , 2004 年版 ,页 8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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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盖 , 薄暮炎光一郡明。青藻孤标隐!池 , 白茅
独囗临水湄。三春绿色何囗改 , 九月飞霜叶囗囗。

吾师徐步向云囗。( 金髻) [6]667

此组同题诗当为庆义井落成而作 , 写景手法之纯熟 , 非一般

粗通文墨者所能为之。

从这两组同题诗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敦煌诗僧的创作 , 也

曾出现过文人化的趋势 , 只是由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 , 极力

推行蕃化教育 , 大力推行佛教义理研究 , 从而阻断了敦煌诗

僧的文人化进程。但敦煌诗僧对中原文化的归属感 , 却深植

于他们的内心 , 并通过他们 , 深植于敦煌各族民众的内心 , 从

而为后来张议潮率众起义奠定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二、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期———光复期文学

张议潮于大中二年( 848) 率众起义 , 沙州、瓜州光复 , 不

久 , 甘、肃二州亦光复 , 鄯、河、兰、岷、廓五州于大中三年

( 849) 七月前次第光复 , 伊、西二州分别于大中四年( 850) 、

大中五年( 851) 光复 ,凉州于咸通二年( 861) 光复[9]。在这一

过程中 ,敦煌诗僧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张议潮时期 , 敦煌佛教有三个来源 :本地佛教、吐蕃佛教

和中原佛教。归义军政权初期 , 由于敦煌僧尼人数占人口比

重极大 , 一般百姓也都敬信空王 , 因此河西僧统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而且最初的三位都僧统洪辨 ( 任职时期 851—

862) 、翟法荣( 862—869) 、悟真( 869—895) 都得到了唐朝

的敕命 , 悟真还是辅佐张议潮起事的元勋功臣 , 因此都僧统

具有与节度使分庭抗礼的地位[3]269- 276。

我们从悟真的一生来看诗僧在敦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悟真( 816—895) [10]44, 俗姓唐 , 敦煌文书或称“唐僧统”、

“唐和尚”等 ,“其先出自中土”①, 年 15 出家于敦煌灵图寺 ,

20 受具足戒为比丘。张议潮起义时 ,悟真“随军驱使 ,长为耳

目 ,修表题书”,充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后奉使朝京师 ,“诏

入丹禁 , 面奉龙颜”, 并诏许巡礼左右街诸寺 , 与两街大德及

诸朝官有诗赠答。大中五年( 856) 四月廿二日敕授沙州都僧

录。咸通三年( 862) 六月廿八日任河西副僧统 , 869 年至 895

年任河西僧统[6]292。悟真儒释兼通 ,喜爱诗文 ,是敦煌归义军时

期著名的文坛领袖 [10]145。其文学作品 , 据统计 , 有邈真赞 14

篇、碑铭 2 篇、《上河西节度公德政及祥瑞兼十二时并序》

( 歌辞今已不存 , 仅存其序 ) 、《四兽恩义颂》1 首、《唐和尚

百岁书》、五七言诗 12 首、功德文 2 篇等[11]。

悟真生平重要的事迹之一就是入京献款 , 其时间荣新江

认为在大中五年 ( 851) 五月 [3]8, 而项楚认为是大中二年

( 848) [1]155,苏莹辉亦持后说②。悟真所作之《张淮深碑》③载大

中二年 , 张议潮曾遣高进达等赴京献捷 , 而未记自己入朝一

事。然《张淮深碑》中对大中五年自己入京及同年张议潭入

京一事 , 也未记载。这与其后来的诗文中屡屡提起入京面圣

受赐一事似乎矛盾。但我们知道 , 大中五年随着归义军政权

逐渐壮大 , 唐王朝对归义军的戒备心也越来越重。而同年五

月悟真先于张议潭入京 , 当负有缓和归义军政权和唐王朝矛

盾之责任。虽然悟真在长安得到了宣宗的接见 , 并受到了极

高的礼待 , 悟真在自己的活动中 , 极力营造一个归义军政权

对唐王朝忠心耿耿的印象。但两个月后 , 张议潭还是被迫入

朝一事 , 证明悟真努力并未能完全达成目的 , 所以悟真未提

自己入京的确切时间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能的推测是 , 悟真

大中二年、大中五年先后两次奔赴长安。

( 一) 入京之作

悟真入京与京城诗僧的酬答之作中有关悟真的告身 4

件 , 其序云 :“大中五年入京奏事 , 面对玉阶 , 特赐章服 , 前后

重受官告四通 , 兼诸节度使所赐文牒 , 两街大德及诸朝官各

有诗上 , 累在军营所立功勋 , 题之于后。”[1]329据此可知 ,《悟

真与京僧、朝官酬赠诗》为大中五年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河

西后 , 悟真第二次奉使赴京都表奏朝廷时 , 与京都各寺大德

及朝廷官员酬赠的一组诗 , 其中有悟真诗 2 首 , 各寺大德诗

13 首 ,朝廷官员诗 1 首。这一组诗除栖白《奉赠河西真法师》

1 首外 ,其余 15 首诗均不见载于《全唐诗》的佚诗。

悟真《悟真未敢酬答和尚故有辞谢》曰 :“生居狐"地 ,
长在碛边城。未能学吐凤 , 徒事聚飞萤。”[6]333“吐凤”、“聚

萤”分别用了汉扬雄著《太玄经》、晋车胤囊萤夜读的典故 ,

诗中用“吐凤”称赞擅长写作 , 用“聚萤”谓自己尚在苦读学

习阶段 ,且亦以萤光弱 , 作为自谦。悟真此诗可以看出 : 1 .敦

煌僧对唐王朝( 帝京 ) 的向往及中原文化的认同感。其诗中

把自己所出生长大的敦煌称作“狐"地”、“碛边城”, 虽不
免有一定的自谦成分 , 但更多还是其内心的真实感受。2 .对

儒家文化有一定的研习 ,诗中用典 ,无疑证明了这点。

另一首《悟真辄成韵句》曰 :“敦煌昔日旧时人 , 虏醜隔

绝不复亲。明王感化四夷静 ,不动干戈万里新。春景氛#乾坤
泰 ,启煌披缕无献陈。礼则宛然无改处 ,艺业得传化塞邻。羌

山虽长思东望 ,蕃浑自息不动尘。迢迢远至归帝阙 ,口口听教

好博闻。莫辞往返来投日 ,得睹京华荷圣君。”④悟真称吐蕃为

①参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中洪 碑文 ,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 试刊第一期)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 1982 年版 ,

页 74。

②苏莹辉《试论张议潮收复河陇后遣使献表长安之年代》一文 , 认为张议潮先后三次派使者入朝献款 , 第一次是高进达等于大中二年( 848) 自

沙州出发 , 绕道东北之天德城以往长安 , 因旅途耽搁 , 至大中四年( 850) 以前抵长安 ; 第二次是释悟真等与吴正安等二十九人于大中三年

( 849) 七月以前 ,同时或先后由沙州出发 ,仍取道天德城 ,转往长安 ,于同年秋、冬间抵达长安 ;第三次是张议潭、李明达等于大中五年( 851)

秋 ,由沙州出发 ,经肃、甘诸州东南行 ,以往长安 ,于同年十月抵长安。文见苏莹辉《敦煌论集续编》,台北:学生书局 , 1973 年版 ,页 143- 154。

③据徐俊《敦煌诗歌残卷辑考》考证 ,《张淮深碑》即《张公德政碑》,页 171。据荣新江考证 ,《张公德政碑》为悟真所作 ,参其《敦煌写本〈敕河

西李度使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见《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3: 206- 216。

④项楚则认为此诗为别人赠悟真之作( 《敦煌诗歌导论》页 156) 。余以为徐俊之说更为恰当( 《敦煌诗歌残卷辑考》页 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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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醜”, 而把入京献款称为“归帝阙”, 从中也可看出敦煌

僧俗对唐王朝的认同 ,“羌山虽长思东望” 言敦煌虽与京城

路途遥远 ,然而却不能阻隔人们对长安的认同。

从当时京城诗僧的酬赠之诗作来看 , 他们赞扬悟真的德

行和诗才 , 如 “谭论妙闲金粟教 , 诗情风雅逸才篇”( 道钧

诗) 、“经论三乘鹙子论 ,诗吟五字惠休才”( 景导诗) 、“词华

推耀( 翘) 颖 ,经论许纵横”( 有孚诗) [6]337- 338,但更肯定悟真献

款之义举,“表达了长安僧众对瓜沙十一州重返唐王朝版图的

喜悦心情,以及中原人士和西陲边民共同的统一意识”[1]156。

在封建时代 , 能够面睹圣颜 , 是一件极为难得和备感光

荣之事 ,对于像悟真这样偏处敦煌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悟真

用自己手中的笔 , 写下了雄壮的宫殿和见到帝王时的激动心

情。《缺题四首》其中的两首 :

重云缭绕拱丹青 ,圣上临轩问百寮。龙沙没落

何年岁 ,牋疏犹言忆本朝。

表奏明君入紫微 ,便交西使诏书进。初霑圣泽

愁肠散 ,不对天颜誓不归。

又《缺题》:

三五年来复圣唐 , 去年新赐紫罗裳。千华坐

( 座) 上宣佛敕 ,万岁楼前赞我皇。谈始( 士) 休夸

登御昔( 席) ,道门虚设坐龙床。圣众莫羡灵山会 ,

只是眉间未放光[6]340、784- 785。

这三首诗 , 论者多据诗中所述事迹推其为悟真所作 , 姑从之。

诗中抒发了作者对入京朝圣的决绝之心与朝圣之后的自矜

心态( 这一点第三首体现更为明显 ) , 由其自编受牒集的行

为 ,也可为明证[6]329- 332。

( 二) 在敦煌之作

《奉酬判官》:“姑臧重别到龙堆 ,屡瞰星河转四迴。十里

猘戎多狡猾 ,九垄山河杜往来。幸沐尧风威化披 ,征骑稀踪渐

以开。结约阇梨( 下残) ”[6]342此诗构思恢弘 , 格调高昂 , 洋溢

着河西回归的喜悦、自豪之情。

( 三)《百岁篇》

敕授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 , 年逾七十 , 风

疾相兼 ,动静往来 ,半身不遂。思忆一生所作 ,有为

实事 , 难竟競寸阴 , 无为理中 , 功行缺少 , 独被习

气 , 系在轮回 , 自责身心 , 裁诗十首。虽非佳妙 , 狂

简斐然 , 散虑摅怀 , 暫( 暂 ) 时解闷 , 鉴识君子 , 矜

勿诮焉。

幼龄割爱预投真 ,未报慈颜乳哺恩。子欲养而

亲不待 ,孝亏终始一生身。

从师陶染向空门 ,惟忻温故乐知新。冰谨专行

入正路 ,犹恐辜负一生身。

迷情颠倒起贪嗔 ,还曾自赞毁他人。口过闲谈

轻小罪 ,如今追悔一生身。

丰衣足食固辞贫 ,得千望万费心神。徒劳蓄役

为他有 ,呼嗟役至一生身。

情埃往往显名闻 ,奢心数数往来亲。衣著绮罗

贪锦绣 ,矜装坯器一生身。

盛年耽读骋风云 ,披检车书要略文。学缀五言

题四句 ,务存遍计一生身。

男儿发愤建功勋 ,万里崎岖远赴秦。对策圣明

天子喜 ,承恩至立一生身。

绍继传灯转法轮 ,三车引驾詃迷津。智海常流

功德水 ,希须浮泛一生身。

圆明正觉觉无尘 ,罪根福性性齐均。参罗动植

皆非相 ,无过返照一生身。

岁有荣枯秋复春 ,千般老病苦相奔。从兹更奚

回顾恋 ,好去千万一生身[6]155- 158。

此篇叙事性较强 ,间有议论 ,带有回忆录的性质。语言通

俗 ,明白如话。悟真诗中除了宣扬佛教的义理外 ,尚肯定了对

父母的“孝”( 第一首 ) 和为国尽“忠”( 第五首 ) 。而这两

点 ,尤其是后一点 ,在敦煌僧诗中是最为普遍的主题。

从悟真所保留的诗作 , 结合他的生平、地位 , 可见酬赠之

作当占有相当的比例。悟真的诗不长于描写 ,而长于叙述。

法荣是悟真前任河西管内都僧统 , 敦煌文献中保留了其

几首诗作:

相送至河良( 梁) ,相思殊未央。山头日杳杳 ,

漳底水飏飏。蒲生半池渌 ,花发一园香。交横无数

酒 ,若个是离觞。( 《春日相饯一首》)

鸟来鸟转使 , 岁来岁非遥。回( 面 ) 上红颜

色 ,头中白发饶。人生日复日 ,怀愁朝复朝。百年凡

几夜 ,三万六千霄( 宵) 。( 《五言》)

天地心间净 ,日月眼[中]明。仁作千年贵 ,金锒

( 银) 一代荣。( 《缺题》)

将军定边计 ,出( 下缺) ( 《五言诗一首》) [6]225

前两首诗 ,明显受到了乐府民歌的影响。《春日相饯一首》一

诗 ,音乐感较强 ,读来朗朗上口。首句点明送别地点。二、三句

写景 ,且紧扣题中“春”字。最后一句借饮酒写离别之难舍难

分 ,而无一字提及离别。《五言》一诗感叹时间易逝。《缺题》

诗宣扬“仁”的思想 ,“仁”可“千年贵”, 而“金银”却不能

持久。《五言诗一首》当为赞归义军政权的领袖而作。

从这一时期的诗作来看 , 诗僧都具有一定的文学与儒学

修养 ,他们的作品中宗教色彩较淡 ,而儒学色彩较浓。他们积

极地参与归义军政权的活动 , 为河西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

献。他们几乎参加了归义军政权的各个政治生活层面 , 甚至

于涉足官学 , 如杜牧《敦煌郡僧正慧菀除临坛大德制》一文

记慧菀曾为敦煌州学教师[12]。

三、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孤岛文学

曹议金于 914 年取代张承奉担任节度使 , 开创曹氏归义

军时代。他们对佛教事业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开窟造像 , 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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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舍上。曹氏政权下的佛教 ,虽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但

此时敦煌佛教社会与张氏政权时期有了明显的不同 , 这就是

庶民佛教的发展[3]276- 279。这一时期 ,佛教地位下降 ,佛教首领成

为释吏。故此时的诗僧之作多为随从节度使的应和之作①。如

道真 ,俗姓张 ,出家于沙州三界寺。后汉乾祐元年( 948) 为三

界寺观音院主 , 重修莫高窟南大像北一所古窟 , 次年竣工 , 赋

诗纪之。三年( 950) 任沙州释门僧政 , 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

忠巡礼莫高窟 , 又赋七言诗题壁纪事 , 诗曰 :“三危山内!世
贤 ,结此道场下停闲。侍送门人往不绝 ,圣是山谷水未宽。一

旬之内僧入住 ,感动山神赐霜树。囗值牟尼威力重 ,此山本囗

住囗( 僧) 囗( 用) 。”[5]57完全是词语的堆砌 ,全无诗味。

灵俊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另一位著名僧人 , 他俗姓张 ,

出家于敦煌灵图寺。金山国时任沙州释门都法律、福田判官、

曹议金时任都僧政加紫绶 ,约卒于后晋时 ,年六十三。他存有

《缺题》诗一首 :“灵俊言出永着实 ,好个儿郎不须夸。好个儿

郎莫求人 ,言语出来句句真。”[6]823这首诗语言直白俚俗 ,告诉

人们要讲真话 ,不能自夸。

从现存的诗作来看 , 后期诗僧诗歌中的宗教色彩逐渐加

浓 ,通俗性加强 ,而诗歌的文学性则明显地下降。这是因为这

一时期 , 敦煌地区战争不断 , 归义军政权生存越来越困难 , 佛

教地位不断下降 , 再加上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困

难 , 缺少了来自中原汉文学的滋养 , 曾经艳丽一时的敦煌诗

僧文学之花 ,也就渐渐枯萎了。

[责任编辑 马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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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实 ,佛教地位的下降在悟真任职的后期就已经显现。悟真统治晚期 , 由于其“耳顺从心 , 色力俄衰”, 都僧统对于敦煌教团的统治能力必然

转弱。到了张淮深统治末期 ,敦煌佛教教学方面迅速衰落 ,而且相对于世俗政权来讲 ,佛教教团的力量也在减弱。到张承奉时期 ,归义军政权

已完全凌驾于教权之上 ,都僧统自称为节度使手下的“释吏”(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期敦煌历史考索》页 269-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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